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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痰盂、马桶，对于老一辈上海人

来说，再熟悉不过。 很难想象，时至
今日，在一些老城厢，“手拎马桶”还

是现在进行时。

老秦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初，据

全市旧改任务最重的黄浦区统计，至
少还有 6.5万只“手拎马桶”仍在使

用。 “拎马桶”只是一个指标，代表的

是百姓生活的诸多不便。春节后乔家
路地块征收政策咨询会上，一位白发

苍苍的老阿姨说：“中华路东面都是
高楼大厦， 我们中华路西面巡道街，

都是又破又旧的矮房子。他们说上面

穿的是西装，下面穿的是草鞋……”

老人的话说得很形象。 上海这
样一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高楼大厦造得越多，那些寒舍简

屋就会显得越加扎眼。 这是一片不
能遗忘的土地， 上面住着我们的父

老乡亲。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老百

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
父母那样爱老百姓， 为老百姓谋利

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上海市领导
也曾说过，作为领导干部，不妨多一

些换位思考，想想如果自家有高龄老

人怎么办？如果有正待入托的儿孙怎

么办？如果有父母兄弟姐妹还住在需

要拎马桶的老旧小区里怎么办？……

多想想这些，看问题的视角、解决问

题的态度，就会不同。

上海的旧区改造进行到今天，

留下的肯定都是最难答的题。 但越

难越要做， 因为老百姓已经盼得太

久等得太久。 乔家路地块旧改征收
的突破，说明做好民生工作，也需要

始终贯穿改革创新的精神和方法，

调集各方力量，打破陈规旧习，采取

创造性措施，解决复杂问题。

越难越要做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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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后，黄浦区老城厢乔家路 地块传来旧改征收的消息

14m2小屋里 拎马桶的人终于等到了阳光
老
小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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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留的必须留，当改的立即改，该拆的尽快

拆。今年以来，上海在坚持“留改拆”并举上推出
了一系列创新举措，积极改善市民居住环境。

记者从市旧改办获悉，截至 10月底，中心
城区已完成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约 46万平

方米、受益居民 2.46万户，达到年度目标的
92%、98.4%。预计今年可以完成 55万平方米、

2.9万户，将超额完成全年任务。

新路子
资金压力是上海市区两级政府推进旧改

工作面临的首要难题。

今年，上海采取“政企合作、市区联手、以
区为主”的新模式，打通上海地产集团参与旧区

改造的方式和途径：通过上海地产集团全资子
公司上海城市更新发展公司与黄浦区、杨浦区、

虹口区、静安区的区属国资企业，投资成立了四

个区级城市更新公司，具体负责旧改地块的改
造实施，探索出一条市场化运作的新路径。

同时，上海积极探索多种创新资金筹措，
有效破解融资难等难题：安排 200亿元城市更

新专项资金，撬动旧区改造项目推进；积极争
取中央支持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地产集团积极

搭建融资平台，与 10家银行签署旧区改造银
企战略合作协议，落实旧改资金授信额度

2000亿元，首批 660亿元贷款已到位。

硬骨头
位于老城厢区域的乔家路地块，是上海市

二级以下旧里最集中的区域。今年 2月份开

始，乔家路地块旧改工作正式启动，这也是上
海今年启动的第一批“市区联手、政企合作、以

区为主”的旧改征收项目。首轮、二轮征询签约
仅仅用了 5个月时间，近 4000户居民的东块

就顺利征收，创造了上海旧改新速度。
值得一提的是，乔家路征收工作中，集评

估价格、家庭矛盾、面积认定、违法搭建等矛盾于一身的私房征收也
创下了新高。黄浦区第一征收事务所总经理张国梁介绍道，第三方调

解委员会帮忙啃下旧改“硬骨头”。在乔家路地块征收启动第一天，征
收基地便引入了第三方调解委员会，由街道负责人、律师、征收工作

人员组成，负责为居民讲解征收政策，相关房产法律咨询等。

毛地账
国家土地政策调整前，旧改地块出让给开发商，由其出资委托

政府实施房屋动征收，并自主开发建设的地块，又被称为“毛地”。

由于种种原因，开发商因资金、房地产形势变化等原因，无力继续
实施改造，导致相关旧改地块一拖再拖。目前，上海中心城区剩余

“毛地”30块，涉及二级旧里以下房屋约 52.8万平方米，居民约 3.6

万余户。

今年以来，市旧改办组织相关各区对尚未启动的“毛地”摸清

居民及房屋情况，预估征收成本，测算盈亏状况；与开发单位深入
洽谈，逐地块明确改造方案和改造方式，千方百计激活“毛地”地块

启动改造，充分利用好社会资金；对“毛地”地块开发商无意实施或
要求超越规定的，将在年内依法启动收回开发权。

老难题
对于那些未纳入旧区改造范围的老旧住房，上海将按照“可

改、愿改，则尽改、快改”的原则，以居民意愿为前提，多渠道、多途

径、多方式解决“拎马桶”问题。
比如，旧住房综合改造“改”一点，旧改征收“拆”一点，市政公

建项目“带”一点，保留保护“修”一点，居民参与“腾”一点，协议置
换“搬”一点，功能开发“抽”一点。

截至 10月底，上海已启动实施 1.1万户、39万平方米，超额完

成启动实施 9000户的年度目标任务。预计明年完成 30万平方米
改造，造福约 9000户居民。 本报记者 杨玉红 潘高峰

    午后的阳光透过阳台，照在 87岁

的张老太身上，她舒服地靠在椅背上，
眼睛笑成了月牙。66岁的老秦卷起母

亲的裤脚，让她的双腿多享受点“日光

浴”。老人近脚踝处乌青色的血管偾
起，肿的像树干一样粗大。“是脉管炎，
医生说，要避免阴暗潮湿，多晒太阳。”

老秦过去住的房子，一年四季见

不到太阳，他只能抽空找阳光明媚的
日子，推着母亲到马路边坐坐。“现在

总算好了，阳光终于等到了！”老秦这
句话一语双关。对于和他一样曾住在

黄浦区乔家路地块的数千户居民来
说，今年春节后传来的旧改征收消息，

就像一缕阳光照进心田，让希望的种
子重新发芽。

老秦回忆，政策咨询那天，拎了
几十年马桶、盼了几十年旧改的老城

厢居民们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大家
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阳光终于等

到了！”

有通情达理的，让母亲和他先买房安顿下

来，有多余的钱再分。
一家人谈不拢，房屋征收也无从谈

起。几个月后，忆起那时的煎熬，老秦最感
激的还是政府襄助。“如果不是小钱和陈

经理他们一次次做工作，别说签约，可能
连家都散了。”

一次又一次调解
老秦口中的小钱，是黄浦区第一征收

事务所的工作人员钱继宗，陈经理是项目

经理陈洁。为了做通老秦家人的思想工
作，他们牵头街道、居委会、律师组成的调

解委员会，先后三次为老秦家调解矛盾。

第一次是今年 6月初。当时分歧很大，
老秦两句话没讲完，就有人摔门而出。老母

亲气得拍着桌子流泪。老秦和姐妹没忍住，
一家人围着哭。母亲边哭边求，“不管怎么

样，不能打官司，打官司要拆家的。”

干了十多年征收调解工作的陈洁眼
里，调解不外乎情、理、法。“先谈情，再说

理，都说不通，再说法。”陈洁听出了老秦
家症结所在：对法律认识有偏差。事实上

老母仍在，本身有房屋一半的产权，剩下
的一半才可由兄弟姐妹平分。

8月份第二次调解，通过律师释法，

解决了第一个分歧。但下一个分歧又来
了。“有人提出除了征收款，还要分奖励和

补贴。”老秦一算，至少要分去上百万，买
房的钱就不够了。

于是再开调解会。陈洁、钱继宗等一
桩桩给他们分析。“你看，这个无搭建补

贴，只能是住在里面的人才能享受，和不
住的人有什么关系？”“给老年人的补

贴、给残疾人的补贴，你们要分？没有道
理吧⋯⋯”一条又一条，入情又入理。最

终，达成了大家都接受的方案。

今年 9月 8日，征收款还没有拿到
手，老秦一家已经迫不及待地带着母亲搬

出了旧居，租住在浦东南码头路的一处小
区里。

虽然不是电梯房，但胜在宽敞，光线
好。母亲心疼租金，一天天地算着钱，但老

秦认为值得，因为有了盼头。“住进来以

后，妈妈就爱靠在沙发上晒太阳，我每天
跟着中介逛附近的二手房。我们想好了，

就买一套和这一样的两室一厅。我算过，
钱应该够。”

说这话时，

老秦眼里闪烁着
喜悦的光芒。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杨玉红

■ 黄浦区乔家路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集体搬迁仪式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 黄浦区老城厢乔家路地块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浴室“小道消息”

“乔家路地块要拆迁了。”今年春
节前，老秦在大众浴室洗澡时听到这

个消息，激动得就像快溺水的人抓到
一根木头，急忙上前问个究竟。随后

他匆匆穿好衣服，走出浴室就给家人
打电话。

这个消息，自己究竟盼了多少

年？老秦记不清了。那间 14平方米的
小屋，他已经住了 66年。从呱呱坠

地，到华发满头。
房屋破旧，空间逼仄，没有洗澡

间，每天倒马桶，一年四季不见阳

光⋯⋯老秦夫妻和 87岁的老母亲、37
岁的残疾女儿住在里面，心情也像房

间一样灰暗。
“如果不是总书记想着我们，这事

恐怕还没这么快！”性格内向的老秦平

时话不多，但每次讲起那段“转了几
手”的消息，他马上就会兴奋起来，仿

佛身在现场一样，说得活灵活现：“去
年 11 月，习大大站在上海中心 118

层，指着阿拉这片红色屋顶的老城厢，
问起拎马桶的人还有多少⋯⋯”

老秦说，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样
了，没想到一把年纪又有了盼头。

“总算搬出去了”

昨天下午，老秦抽空回了老宅
一趟。

走在光启南路上，已搬离老城厢
1个多月的他心情不错。“这条路原本

叫阜民路，和富民路听起来差不多，所
以后来改成叫光启南路。”“你看，那就

是梓园，爱因斯坦在里面住过。”“这边
的房子好多都是解放前就有的，听说

还有清朝的⋯⋯”

因为进行过一轮修缮，不少老房
子外表很新，红漆与石灰的墙面相间，

显得干净整齐，但实际居住条件并没
有根本改善。对老城厢居民来说，改造

是惠民实事，但和老百姓真正的期盼
相去甚远。“说实话，当时就像一盆冷

水浇在头上。”老秦承认，政府是为老

百姓着想，但那次改造“让阿拉都觉得
拆迁是没啥希望了。”

从写着“蕴经里”的门洞走进，老
秦加快脚步在迷宫般的小弄堂里穿

行，最后来到一间小屋前。门上的挂锁
长时间没有开启，锈住了，老秦找人借

了把榔头才砸开。
推门进屋，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屋

里光线很暗，屋子很小，没搬走的杂物
堆在一旁，剩下的空间只够放下一张

床。“楼下我妈住，我们一家三口住楼

上。”老秦艰难地爬上楼，上面的空间
比下面还要小，站直身子几乎要碰到

屋顶。“你算算，我今年多大年纪，就住
了多少年。”老秦走了几步，口中喟叹：

“总算搬出去了。”

从青丝盼到白发
这间小屋是解放前老秦父亲攒钱

从别人手里买下的，14平方米，5个兄

弟姐妹都出生在这里。“后来成家了，
一个个搬出去，就剩我和老娘。”1981

年，为了结婚，老秦出钱翻建了一下，
搭了个小阁楼算是婚房。

随着女儿越来越大，母亲也越来

越老，住在这里诸多不便。“每天倒马
桶还不算什么，最麻烦的是洗澡。”老

秦走到门外，指着镂空的下水口说，

“这就是我的浴室，夏天拎一桶水，穿

条短裤就在这里汏浴。”冬天没办法，
一家人都要去浴室。母亲腿脚不便，只

能由妻子帮着擦身，两个妹妹有空也
会来帮忙。

老秦说，他退休前在浦东工作，
“那时很多人拆迁搬到浦东，我听了都

很羡慕，总觉得有一天也会轮到我

们。”这一天盼了又盼，从青丝盼到了
白发。

“那种心情，一般人是体会不到
的。”听说“小道消息”后，老秦整个春

节都在期待和忐忑中度过。还好节后
不久，正式征收公告就来了。

一大家人谈不拢
黄浦区是上海旧改任务最重的

区。都说旧改是“天下第一难”，乔家路

地块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建筑密度大，

拆迁成本高；保护建筑多，规划落地
难；自建私房多，产权人多，家庭矛盾

突出⋯⋯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今年春节后，美梦刚刚开始，老秦

就碰上了分遗产的难题。“2月 16号
开征收大会，2月 23号我们兄弟姐妹

聚了一次，我把自己的想法一说，没人

吭声。”
老秦的想法很简单：他们夫妻照

顾母亲这么多年，现在母亲年纪大了，
腿脚又不方便，希望能改善居住环境，

多下来的钱再平分。但大家并不这么
想。第二次碰头是清明节，一番争执下

来，有人提出，房子是父亲留下的遗
产，应该平分。老秦一听急了：如果平

分，剩下的钱哪里还够买房？到头来岂
不又是一场空。大家不欢而散。还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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